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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再到17世纪法国剧作家让•拉辛，

都认为悲剧是极其优秀的文学样式，是文学体裁中的审美极致。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指出 ：“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①鲁迅说 ：“悲剧是将人

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②可见，悲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人们对被毁灭事物价值的肯定、美

的赞扬，这是一种超越了一般悲感的审美体验。元杂剧悲剧在中国古典悲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典悲剧的共性,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后代的悲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情结是什么?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这样定义 ：“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者记忆

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这方面它是有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并

因而是它们的典型的基本形式”。③荣格这段话,通俗来讲，即情结是时代在人们心灵留下的印迹，

历史在人们心理划过的痕迹，并且长期地滞留于人的潜意识里，在人的心理机构中无法祛除，从

而成为一种典型经验，作用于人对事物的认知。元杂剧作家所面临的时代，同样在他们心灵深处

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们十分敏锐地感悟并捕捉到了当时各色人等迥异的内心情结，并将之以悲

剧的样式体现在外，从而让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去感受探究那段历史、那个时代、那个社会！

中国古典戏剧形式多样，每种戏剧样式都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为何元杂剧却独以悲剧在历

史文化长廊中大放异彩？下面我们以《窦娥冤》为切入口，来探讨产生悲剧情结的原因。

一、悲剧情结产生动因分析
（一）社会动荡不安的必然结果

元代是我国封建历史中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因此各民族之间矛盾的激烈性达到空前高度。

元朝权力中心对汉族的高压统治进入了空前阶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悲剧的时代产

生悲剧的艺术也就顺理成章。统治者很大程度上破坏甚至抛弃了封建社会立国的传统儒家道义,

读书人无晋身之阶，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很多人由原来对功名道德的外在追求转

化为对自身以及像自身一般的人的内心的重视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杂剧诞生了。作家在作

品中以美与丑、善与恶为道德标准来设定、塑造人物形象，最大程度地展现夫妻、婆媳、父子等

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最后产生大多是反映现实、具有悲情的审美特色的杂剧，作家内心愤怒、痛苦、

理想全部诉诸剧本当中，以此传达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个集权混乱的社会关系中，诞生

了一批关汉卿这样，由北向南流亡的戏剧家。常年的流亡生活，增广了关汉卿的见闻，同时更加

深入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窦娥、赵盼儿、谭记儿等一批最为普通的妇女形象走进了关汉

卿的视线中，一种女性意识觉醒投影到作品当中，不能说不是时代给予关汉卿的伟大馈赠。但是

不管女性意识有了多大程度的觉醒，在这样一个动乱集权的社会中，这样的作品注定是一出不折

不扣的悲剧。

从《窦娥冤》窥元杂剧的悲剧情结

□王春燕

摘  要：元杂剧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元杂剧中的悲剧更是构建了中国古典悲剧的基本形

态，是悲剧中的典范。本文主要以关汉卿《窦娥冤》为例，探讨元杂剧中悲剧情结产生动因，然后通过该戏

曲中悲剧情境的创设、悲剧意识的升华和“道德圆满”的介入三个角度论证这样的悲剧情结在元杂剧里的广

泛性，最后力求挖掘出在元杂剧悲剧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以求帮助人们更好更全面地解读汲取元代戏曲文

化的精粹。

关键词：《窦娥冤》 ；元杂剧；悲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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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孝亲”至上性导致道德观极端

前面已经提到，元代各民族之间矛盾激烈，这种特殊时期人们往往更关注本民族的传统文

化精神，以求在民族传统文化内核中寻求精神释放。这种民族文化的“归一”在元代这个特定

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异变。中国自古倡导“仁孝”，到了元代更是“孝道义务的极端化与实践的愚

昧化”。④儒家所提倡的“男有分，女有归”理想到了元朝被彻底地异化。家庭中，妻子义务是

绝对性的，具体体现在 ：一是无个人情感需要，严守妇道，“出嫁从夫”便是最好的体现。二是

妻子义务终身存在，即便丈夫离世。“夫死从子”即可体现这一点。《窦娥冤》中窦娥“守贞”的

义务和“守孝”的义务，并没有随着亡夫的离去而消除。

窦娥年幼便被卖作蔡婆婆童养媳，成亲不久丈夫亡故，膝下无子，守寡多年，一直恪守为妇、

为媳之道，即使面对张驴儿父子的逼婚，依旧坚守节操。哪怕到了张驴儿毒死自己父亲，嫁祸于

窦娥时，窦娥宁愿对簿公堂，也不愿委身宵小。可是当县令要对婆婆屈打成招时，窦娥却选择了

放弃自我生命去成全孝道。一个如此坚贞不屈的女性，却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一直坚守的

名誉、气节，如果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感情因素（窦娥与蔡婆婆长年相依为命），那么还有一部

分原因一定是因为窦娥从小生活的环境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那样的社会中，窦娥不是个案，

万千的“窦娥”也许都会做出窦娥同样的决定。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命运的悲剧！也正因此，

相较于明清悲剧，元杂剧中悲剧更显示出了其复杂的伦理道德。当“道德成功”一旦成为悲剧人

物的追求，那么一出出悲剧也就必然诞生。

二、《窦娥冤》中悲剧情结的体现模式
（一）悲剧情境的创设

“中西戏剧在文体上的区别是中国古典戏曲偏重于抒情，属于抒情文体 ；西方传统戏剧则侧

重于叙事，属叙事文体。……在西方,向来主张戏剧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强调的是戏剧内容对现实

生活的逼真摹仿 ；在中国,则一贯以抒情写意为戏曲创作宗旨,追求的是作家所抒发的情感之真

实。”⑤也就是说，展现激烈的悲剧冲突，刻画悲剧人物性格并不是中国古典悲剧追求的最高宗旨，

能够通过情境的创设从而抒发悲情才是精髓。正因为此，中国古典悲剧大都以作家的抒情线索为

依据，抒发在特定境遇中人物的复杂情感，特定情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窦娥冤》里窦娥小小年纪便被缺钱赶考的父亲抵债蔡婆婆作童养媳。戏剧一开始，就为我

们创设了一个命运坎坷的姑娘的生存环境。接下来，年纪轻轻，丈夫离世，作者又为读者创设了

一个守寡的情境。两者组合到一起，已可让观众为她深掬一把泪了。可是，命运并没有怜爱这个

善良的姑娘，在一系列的不幸之后，她又遭到无赖的加害，被迫走上公堂。原本想，在一个高挂“明

镜高悬”牌匾的地方为自己讨回公道，哪曾想换来的却是屈打成招和被判死刑。作者这一情境的

创设加深了人物的悲剧感和命运的无力感。窦娥被命运和时代一步步推向死亡的边缘，其悲剧命

运一步步加深。第三折[端正好][滚绣球]两支曲子，作者把窦蛾的冤屈及反抗推向了极致。

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善良朴实的妇女敢于对天地发出不平呐喊，她的反抗早已超越了

自身境遇，是对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的不满和控诉，是对最神圣的鬼神的否定和抗议，可

以说全剧发展到这里达到了一个高潮，引发读者的强烈震撼。而后窦娥到刑场立下的三桩誓愿更

是将全剧推向了顶峰。第三折的[二煞][一煞]等场景创设将窦娥的反抗烘托到了极致。《窦娥冤》

着力刻画的窦娥一步步走向绝境的情感体验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情境创设中得以完成，使作者最

后的情感能够酣淋漓地抒发。以“苦境”抒“苦情”，成为了元杂剧悲剧的一大特色。

（二）悲剧意识的多层次

中国古代对社会悲剧力量的感悟和折射，通常是以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体人格的完善为基础

的，就《窦娥冤》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元杂剧中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悲剧意识。

1.个体生命内部冲突

杂剧中的冲突主要分为外部与外部，外部与内部，内部与内部的冲突。前两种冲突直接表现

在外，可观可感。元杂剧中的内部冲突主要表现为人物的思想情感斗争,内心活动。人物自身情

感前后相违背，就表明存在个体生命的内部冲突。《窦娥冤》中窦娥、窦父等都有着明显的个体



.2017.05.022.

内部冲突。窦天章，一介书生，深谙孔孟之道，对自己的女儿是爱护有加，这从剧本结局窦天章

为女伸冤的情节以及将窦娥抵债蔡婆婆作童养媳时对窦娥的叮咛中都可以看出。一个如此疼爱自

己女儿的父亲，本该是女儿日日承欢膝下，可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赴考的盘缠，还是狠心将

女儿抵债他人。当然这其中一方面体现出了外部世界与人物个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能揭示出人

物个体在外界因素的钳制下所体现出的个体情感矛盾。剧本中的主人公窦娥更是如此。在蔡婆婆

为情势所迫愿与张驴儿父亲成亲之时，窦娥的“节烈观”立即鲜明地表现出来。

“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当窦娥以公公的角度严

正斥责出这番话时，理直气壮，婆婆毫无还价之力。在没有外部冲突时,窦娥可以不遗余力地维

护封建伦理道德，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一旦自身情感发生矛盾时，情感立即让位与理性。窦

娥可以不理会婆婆的劝说，可以不在乎张驴儿的胁迫，可是当她知道婆婆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她

马上妥协了。在伦理道德天平这把尺上，能丈量出的是忠孝，个人生命显得微不足道。就窦娥自

身来讲，她绝对是可以反抗到底的，但当她的个人意识与伦理道德发生矛盾时，她马上将矛盾扼

杀了。她所憧憬的美好生活与“贞烈”观、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与“孝道”等都产生了冲突。因此，

当剧本中个体生命产生的内部冲突越多、越激烈，越就注定这是一出无法避免的悲剧。

2.苦难命运意识

叔本华曾指出 ：“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⑥也就是说，

苦难是人存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状态，可是感受却无法逃离。元杂剧作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个

无法摆脱的存在，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从未丢弃对苦难命运的刻画，在元杂剧的悲剧中我们总能

发现苦难的人生隐匿于字里行间。当然，这里面其实也蕴含着作家们对时代的批判与希冀，这也

是他们自己苦难命运意识的一种委婉的表达。

每一出悲剧中都塑造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形象无一不是作家理性思索的结晶，是他们情绪

宣泄的载体。在剧本里，作家们通过设定人物的语言、心理、行为动作等将人物历经的坎坷磨难

呈现在读者眼前，借助情境的创设突显社会黑暗和个体的悲惨遭遇。这种苦难命运贯穿作品始终。

《窦娥冤》中窦娥的苦难是无赖与官府相勾结所造成的，并且窦娥最终是有所醒悟，才会有了“六

月飞雪”“血溅素练”“三年大旱”三桩誓愿，以此传达她对社会的批判和愤懑。不仅仅是《窦娥冤》，

所有元杂剧悲剧的背后都隐藏着一股黑暗的恶势力，是这些势力将人性、良知、公道、正义玩弄

于股掌。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更多地还是整个时代的荒诞无稽、是非不分。在恶势力的催化

作用下，以窦娥为代表的小人物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苦难深渊。可以说，元杂剧对苦难境况的批判

强度和深度是空前的，作品里对现实不同程度的写照，都会使人感到一种深重的悲难。

3.复仇意念

复仇观念在元代悲剧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窦娥在受尽张驴儿父子和官府的欺凌后被诬判

死刑。走向刑场时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窦

娥指天责地，可天地终究还是没有睁眼。于是，她将复仇的信念寄托在自己身上，化为鬼魂，飘

游于天地之间。复仇是她的信念。她在父亲梦中显形,哭诉道 ：“枉自有势剑金牌,把俺这屈死三

年的腐骨骸,怎脱离无边苦海?”父亲知道她的冤情后，她道 ：“那厮乱纲常当合败,便与剐了乔才,

还道报冤仇不畅快!”张驴儿被押至公堂还想抵赖时,窦娥魂魄上前痛打并与他对质，哪怕最后沉

冤得雪，仍怨道 ：“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还对父亲嘱咐说 ：“从今后把金牌

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为万民除害。”作者如此细腻地刻画窦娥的复仇行为，

甚至虚构魂魄的反抗斗争，这使戏剧更具感人的魅力，成为了不屈斗争的战歌。同时，魂魄复仇

这一情节也让我们看到了元朝黑暗势力对普通人的伤害之深之广，作者将自己的愤怒不平诉诸笔

端，希冀通过复仇可以将这颠倒的乾坤端正。窦娥化魂复仇，不能不说是强劲生命力的体现！

从窦娥沉冤得雪的结局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们创作时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 ：含冤者必

复仇。用孔尚任《桃花扇序言》中的话说，是让“含冤的孝子忠臣”“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

意的邪党”“加他些人天祸诛”。在全剧散场时，悲剧人物身上所带有的作者情感成功实现，悲剧

的缔造者得到相应惩罚。这里固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心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

再是完美的结局也掩饰不了复仇中的悲愤，这种悲愤之深、之重让整个悲剧产生了崇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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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圆满”的介入

前面已经提到，《窦娥冤》虽然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可作者却为它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元杂剧悲剧大多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似乎这样才符合中国古典戏曲“惩恶扬善”的主题。乔治•

斯坦纳在《悲剧的死亡》中将悲剧精神与拯救信念相对立。他认为,“在真正的悲剧中,地狱之

门始终开着,罚入地狱是真正的罚入,悲剧人物无法逃避责任,补救总是来得太晚,在毁灭之前,总

是以无可挽回的痛苦为代价,伤口无法治愈,受损的精神无可弥补。在悲剧的公理中,不可能有补

偿。”⑦窦娥沉冤得雪，某种意义上讲是在悲惨的事件过后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使观众对悲的感

受力减弱。补救后的结局其实对主人公来说是痛定思痛。实际上，悲哀之情是进一步加深了。窦

娥本人最后没有复活，就已经表明这出剧不可能圆满，只是在伦理道德的天平上，宣扬“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主题，加入了一个“道德圆满”的结局，可这种圆满中依旧透露着悲戚的感伤情调。

不仅窦娥如此，元悲剧中主人公所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总会以各种方式得到一定的补偿，

来达到“道德圆满”的结局。剧本中，通常还会有一个代表正义、良知的人物从其他方面给予主

人公精神或物质的补偿。情节中充盈着乐天色彩，让作者的理想得以实现。民间观众“以挟乐天

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催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⑧

三、悲剧情结折射的时代精神
元代注定是一个诞生悲剧的时代。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来统治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民族，必会

导致文化毁弃、社会混乱，文人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愤懑、落寞、失意的心理。所以元剧

作家们在创作剧本时，强大的悲剧精神自然产生，元杂剧特殊的审美风格也随之形成。他们创作

时的悲剧情结是自发的、强烈的，他们自发地聚焦社会底层人民的命运，关注个体的冲突矛盾，

表达对那些备受摧残可怜人的同情。

窦娥虽然死了，《窦娥冤》却以其永恒的魅力千古流传，更深刻的意义与价值在于窦娥以自

己的性命去换取婆婆的性命，面对死亡，她没有犹豫，没有忐忑，敢于用生命向社会、向天地提

出抗议，这种斗争精神的宏扬是时代的必然。相较于英雄豪杰式的抗议，这显得更加惊心动魄。

《窦娥冤》中，作家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赋予了窦娥，不屈的抗争精神已足以令人赞叹，

怕婆婆遭到拷打而承认杀人罪责、押送至刑场时怕婆婆看见伤心要求换道，这一系列的行为更是

让人震撼。对于封建社会人们来说，窦娥俨然成为了“孝义”的化身。这种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因此当这些美好的品质遭到摧残时，就会自然地引起观众的不满

和愤慨，观众的心灵也就会接受到一次传统精神文化的洗礼。元杂剧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对传统精

神道德的传承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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